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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传承，探寻典籍智慧
文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王超  张波  窦甜甜

翻开历史的卷轴，探寻这些穿越时空的“健康密令”。

一、中医理论根基
在科技尚不发达、缺乏现代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古

代，先人们巧妙地运用中医药智慧防治各种疾病，守护

身体健康。与西方医学常聚焦局部病症的理念不同，中

医诊疗讲究“整体观念”，认为生命活动是内外环境相

互作用的动态平衡过程。这一理念在诸多中医经典典

籍中均有体现。其中，《黄帝内经》与《难经》在构建和

完善中医整体观念及基础理论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

的作用。

《黄帝内经》（图1）由《素问》与《灵枢》构成。这

部经典典籍广泛收录了藏象、阴阳五行、经脉学说等诸

多中医学理论内容，为中医整体观念构筑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素问·灵兰秘典》中提到“凡此十二官者，皆

不得相失也”，生动地反映出人体内各个脏器之间相互

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灵枢·岁露论》中记载的

“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则清晰地表明人是

和自然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自然界的变化会影响人体健康，人体也会对自然

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

王超  主管中药师，执业中药师。

北京市第二批中药骨干人才。

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再传弟子、

著名中药专家李京生教授入室弟

子。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工作委

员会青年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

中成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北

京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专业委员

会青年委员，北京药师协会中药

传承创新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中医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不仅守护着民众的健康，其蕴含的独特理念与文化

更是历久弥新。它似一条无形却坚韧的纽带，紧密串联

起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智

慧，见证着华夏文明的兴衰变迁。

回溯历史，从《黄帝内经》开启中医理论体系的构

建，到《神农本草经》对数百种药物的细致梳理，再到

《伤寒杂病论》搭建起临床辨证论治的坚实框架，每

一部中医药典籍都是古人智慧的不朽丰碑。直至今日，

它们依然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持续助力。现在，就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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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医整体观念紧密相连。它汲取了《黄帝内经》《难

经》的理论精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这

部典籍专注于阐述外感伤寒和杂病的“辨证论治”，

并根据外感与杂病的区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

略》两部分。《伤寒论》以外感伤寒为主，采用六经辨

证，治疗以祛邪为主；《金匮要略》以内伤杂病为主，采

用脏腑辨证，治疗以扶正为主。虽然两书各有侧重，但

在脾胃病证属性及部分病机治法上存在相通之处。通

过这样系统的分类和详细的论述，《伤寒杂病论》精妙

地体现了“整体观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此外，该

书在处方药物配伍上更是弥补了《黄帝内经》《难经》

的不足，被后世称为“方书之祖”。

随着时代的发展，“辨证”方法也在不断演变。明

清时期，传染病案例日益增多，吴又可在《温疫论》序言

中描述当时“枉死不可胜计”的悲惨景象。在这种严峻

背景下，温病学应运而生。吴鞠通所著的《温病条辨》

作为温病学的经典之作，汇聚了众多温病学家的智慧

精华。该书的结构与《伤寒论》相似，采用条文形式论

述温病辨治之法，以三焦立篇，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

书中序言部分记载：“其处方也，一遵《内经》，效法仲

祖。”由此可见其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经验。

总之，“辨证”并非着眼于单一症状，而是将人体

视为有机整体，综合判断。通过把握疾病本质，为“论

治”指明方向，让中医应对复杂病症时能在整体考量

后精准用药。

三、“论治”中的方药应用
“论治”是根据“辨证”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

法。其中，中医方剂在“论治”环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即“方从法立”。在众多方书中，《汤头歌诀》和《医

方集解》流传甚广。《汤头歌诀》采用七言歌诀的形式，

便于学习和记忆，朗朗上口的口诀让学习者能轻松记住

众多方剂的组成、功效等关键信息。而《医方集解》则

详细解释了每首方剂的配伍、方义以及加减配伍，极大

地便利了临床应用。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六味地黄丸

及其变方（如知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等），在这两本

书中均有详细记载。

中药是组方的核心。我国第一部中药学专著《神农

本草经》对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按上、

在中医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难经》同样意义非

凡。它以问答的形式对中医学说进行了深入探讨，对

《黄帝内经》多有增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理论

体系。特别是在脉学上，《难经》首创“独取寸口”脉诊

法。通过诊察手腕部的寸口脉，便能了解全身的气血盛

衰、脏腑功能强弱，为中医诊断疾病提供了一种独特且

有效的方法。

二、中医“辨证”的奠基与发展
在中医理论根基确立后，“辨证”理念逐渐形成

并不断发展，成为中医临床实践的重要方法论。“辨

证”是中医师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收

集病症信息，进行整体综合分析，从而揭示疾病本质

的过程。

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所撰的《伤寒杂病论》，

图1  《黄帝内经》（摄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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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本草纲目》（摄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中、下三品详细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病

症等，为后世中药方剂的组方用药奠定了基础。此后，古

代本草专著不断涌现，均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图2）集我国16世

纪前中医药学之大成，共收载药物1892种。此书首次用

纲目体例分类药物，在本草分类方面开创先河，影响深

远。书中收载的药物涵盖植物、动物、矿物等各类，还

涉及农学、物候、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内容丰富。同时，

《本草纲目》对药物的名称、产地、形态、炮制方法、功

效等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阐述，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

全书”，为临床论治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药物选择。另外，

《本草纲目》在阴阳五行、三因制宜、脏腑理论以及养

生原则等诸多方面，对《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均有所

继承。

四、传承与展望：中医药再出发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古代经典名方的研发工作，

先后发布了两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这些经典名方

来源于中国古代医药典籍，是我国传统医药宝库中的

精华。

我们理应珍惜这一宝贵财富，深入研读经典著作，

将古代中医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充分挖掘其药

物应用价值。同时，更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古老

中医知识与现代医学理念深度交融。借助前沿科技，如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中医药进行深入研究，推陈出

新。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医药一定能在现代社

会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人类健康事业谱写新

的传奇。


